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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甜蜜与烦恼
十五届、二十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从1993年的每两年一

届，到2001年的每一年一届，于业界、于影迷，它已是深入骨髓的

存在。或许不是每个人都会刻意记得，但一定留意过每年的6月

初，渐入炎热的上海，还有比天气更疯狂的电影。

从电影节最初的《红河谷》《黄河绝恋》《紧急迫降》《茉莉花

开》，到这些年的《非诚勿扰2》《让子弹飞》《唐山大地震》《赵氏孤

儿》《建国大业》《叶问2》《山楂树之恋》，都曾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留

下过印记。

“谁有这一次上海电影节的套票，高价求转，求扩散。”第

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前夕，这样的文字时不时地流转在微博

之间，偶尔，甚至有刷屏之势。对于影迷来说，每年上海电影节期

间，就是一次老鼠掉进米缸的契机。而那些有选择困难症的，就

难免心力交瘁，因为，上海电影节成长的20年里，参赛参展的影

片，从最初的167部，直至这两年的上千部，曾有影迷悄悄笑言：就

是长了8只眼，也不够看全整个电影节。

“今年电影节，你来上海吗？哪一天最得闲，一块儿叙叙

旧。”一年一次，上海电影节就是媒体同行们的七夕相会，天南

地北的同行里，总有默契相投、却难得聚首的存在，上海电影

节，就是那鹊桥归路，让同行们银汉迢迢暗渡。除了看片、撇去采

访，这一项持续了20年的盛事，于记者而言，又有另一番意义。都

说记者的交际圈最为狭小，电影节却是最好的媒婆，从第一届

只有200余名记者，到如今的2000多位，资深的同行欣喜于这20

年来，自己的交友圈是越发地广了。更难得的是，平日里，总是单

打独斗地给影片定格性质，到了这两年的电影，媒体人自行发起

了铁象电影大赏，作为一个由全国电影记者共同参与的电影活

动，电影铁象大赏以电影记者的视角为观众推荐过去一年中最佳

的六大类型片，推进中国电影的发展，其间的乐趣，倒是上海电

影节独有的。

“今年，我是为了自己的几部戏一起来做个宣传。”这两

年，接戏接到手软的明星来得越发多了，似乎，只带着一部电影

走在上海电影节的红毯上，都有点儿禁不住脸红的意思，非得几

部戏一块出马，换礼服比换Pose还要勤快。电影市场是那般红

火，上海电影节这样集中的体现，尤其把这种现状烘托得异常突

出。遥想当年，资深的电影工作者还记得，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只有区区16个制作单位参加，那也已是国内几乎所有的电影

力量了，而如今，400多家公司参与的上海电影节，却还不能囊括

华语电影的所有。

双十年华，对于一个人来说，正是最美好、正当时的年纪，对

于一个电影节来说，或许更是风华正茂的开始，虽比不得戛

纳、威尼斯这样的沉稳老者，却也自有一番成长心事，需要与人

诉说。且让我们静下心来，仔细聆听，这样的佳期；且看一看，如

斯的电影。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文 l 毛予倩    图 l 朱臻祺  Lil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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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商、影迷、记者……各个都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参与者，偶尔，也有旁观者的清醒，在他们的眼中，上海国际电影
节就像多棱镜，阳光照射下，展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对于这20年，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故事。

文 l 毛予倩    图 l Lillian

“影”响，二十年的喜怒哀乐

甜  剧组车轮大战
恼  记者分身无术

要说一年之中，新闻最高产的地方，上海国际电影节当是数一

数二的：哪个导演又立场坚定地批判了市场，哪个明星又欲拒还

迎地承认了绯闻，哪个剧组又耗资不菲地扩大了阵容。

作为媒体人，遇到这样的场合，应当是喜的，平日里，怎么都

挖不出的新闻、撬不开的嘴，到了电影节，都要松乏一些，不知是不

是看到旁人都有新闻点，怕自己受了冷落，所以，答起问题来格外

爽快？然而，凡事皆有两面，时而，也会因为突如其来的信息量，储

存不耐受，直接导致敏锐度下降、分辨力迟钝。

这几年，随着电影产业的蓬勃，上海国际电影节是格外热闹

了，单以今年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来说，开幕的头一天，就有

24个剧组车轮大战，只弄得影迷喊破喉咙、记者跑断双腿。影迷们

乐见其成，同行们却有些吃不消了，在电影节期间，总听到眼圈乌

青的同行抱怨：把我分成两半，我也采访不过来啊！有些媒体，甚

至发动了全国各个站点的记者蜂拥至上海，哪怕是10人一队，因为

需要每天发布，也颇感吃力。

“以前，上海电影节根本没有这么多剧组，大概也就现在的

1/5，可能更少。”有着近10年上海电影节采访经验的资深同行Yoyo

这样说着。那个时候，明星是很好约的，只要事先约好，几乎都能

找个地方坐下，静静地聊上好久，也不一定就非得爆什么猛料，但

就是聊天中，也有很多信息，“不像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好好做一

个采访，诚心诚意地相约，往往就要被打了回票，以前的电影节记

者，真的太幸福了。”

甜  星光越来越灿亮
恼  金口越来越难开

没时间，已然成了明星们最强而有力的推拒借口，他们总是

温和而婉转地拒绝，似乎是怕伤了记者的心，但被拒绝的悲催结

果，还是让媒体们伤了心。“现在，明星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接受

采访，这点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来一次上海电影节，可能就有好几

部戏要宣传，是分身乏术的。”因为资深，这样的现状，Yoyo表示很

能理解，以前的剧组来上海电影节总是很慎重的安排采访，只是

现在明星太忙了，虽然每年的星光不少，时间却着实不多。

而电影节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一点也

很无奈，从前，向他们邀约采访的媒体，大部分都

能得偿所愿，到了这两年，一是空闲不足、二是媒

体太多，想要一一周全已是不可能。一位工作人

员曾经在深夜12点跟记者通过电话，她依然在兢

兢业业地排着采访时段，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很多时候，他们也只能抱歉。

“不过这从另外一面说明了电影节的火

爆。”负责剧组宣传的程小姐向记者透露，在上

海电影节前的一、两个星期，她总是会接到很多

陌生来电，要求采访，“很多都是之前并不熟悉了

解的，排给这一家，另一家可能会不满意，可演员

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一接受采访。”这样的无

奈，并不是只有一位剧组宣传遭遇过，有的宣传

只好所有不认识的陌生号码，一律不接，免得厚

此薄彼。

能够静下心来做的采访越来越少，明星们

的绯闻却是越来越多，而很多看上去有些无聊的

传闻，还都是从红毯上传来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的红毯一直是重中之重，Yoyo笑说：“明星们都忙

着换衣服赶剧组的红毯，一个人要串几部戏，再

加上明星多，大家都铆足了劲要在红毯上争奇斗

艳。”于是，便有了各种性感，有性感，自然就有话

题，再加上穿得得不得体，都成了八卦的对象。难

怪，有许多资深的同行很无奈——电影节办到现

在20年，电影是越来越多，氛围也是越来越好，只

是重点却似乎越来越分散了。

甜  粉丝齐狂欢
恼  黄牛更抓狂

每一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影城的大堂

里，总会摆上一张大型的排片表，上面列举着电

影节期间，所有参赛参展影片在影城的售票情

况。前两年，排片表上总是干干净净，到了这两

年，尤其是今年，上海电影节还未正式开幕，排片

表上近2/3的电影片名旁边都被贴上了一个大大

的“满”字，火爆之势，尽在不言中。

尽管今年上海电影节影展的规模有所扩

大，全上海有28家影院参与了上海电影节的影片

展映，但似乎还是抵挡不住大家的热情，据说，开

票的那几天，几家大的影院门口，纷纷排起了长

龙，那队伍蜿蜒的气势，据说是可以越过一个街

口的。“我关注上海电影节，也有十来年了，刚开

始，只有内部一小撮人会比较积极地去电影节

看电影，其他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还有影展这件

事。”快要奔四的小T说着，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

镜，似乎是为了印证他刚才跟记者所说，当年会

关注上海电影节影展的第一批人，要么是学电影

的，要么就是想学电影但没学成的文艺青年，这

就是他所谓的内部一小撮人。

当然，还有比小T年岁更长一些的资深影

迷。梅先生，是连电影节组委会都略有耳闻的资

深影迷，他从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始，就是

“影展控”，在他的家里，还收藏了许多当年的

票据。据梅先生介绍，电影节是从第二届才开始

制作专用电影票，第一至第八届的电影票上并

不标注上映影片的片名，第九届的电影票虽然

注了片名，但因为印刷问题已经字迹模糊，直至

第十届的电影票才有了真正的“专业”味道：片

名、导演、主演一应俱全，让观众一目了然。而梅

先生堪称死忠的举动，还曾被多家电视和平面

媒体报道过。

如今，无论是资深的梅先生和小T，还是这

两年才赶上影展风潮的年轻人，都有同一个感

叹：影展的票是越来越难买了。尤其是那些热门

的电影，更是令黄牛也分外抓狂，一票难求，似乎

是为了印证上海国际电影节这20年来的成长，或

者，还有更广泛的，是中国电影市场的飞腾。

卖片的火爆程度无法想像

似乎从2010年开始，大家伙都知道，电影是远还

没被分食完毕的大蛋糕，于是，电影公司、制作公司

如雨后春笋一般，一个一个冒了出来，于是，经历了

15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迎来了空前的火爆。

大概谁也没有想到，最初，只有16家单位参加的

上海国际电影节，如今被各色剧组塞得满满的。“为

了能够更好地吸引大家的注意，展位的安排也有讲

究。”一位片商告诉记者，在卖片市场里，能够占据

一个风水宝地，似乎既是地位的象征，又能有利于

卖片，所以，在中心展位，看到的都是国内一些电影

巨头公司，当然，也不乏海外一些实力雄厚的出品

方，而那位片商也悄悄告诉记者：“主展厅的展位，价

钱也很可观。”大约也只有电影大腕们才有能力在那

样昂贵的地头上吆喝了。

卖片的火爆是追逐明星的人们想象不到的，在

组委会为大家准备的项目洽谈室里，想要找一个位

置，坐下慢慢谈，还得赶早。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样

热闹的场面和细致的安排，也是这两年才开始的，最

初，电影买卖的双方，多数也不过是走个形式，很少

有这样良性竞争，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卖片市场的

热度，才能体现一个电影节真正的成熟，而上海国际

电影节经过20年的沉淀，显然已经渐渐迈入正轨，但

也有人透露，这样的热闹还不算什么，要赶上老牌的

国际电影节，上海可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观
察

O
b

servation
又到了电影节，其实，对于忙碌的影迷、明星经纪人或是

组委会工作人员来说，电影院才是最终的归宿。希望可以

找到口味接近的人，找到自己会喜欢的电影，过个好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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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一种默契，每一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总有那么一些导演是媒体期待的，因为来得多了，他们自然也有许多和
上海电影节有关的故事。见证电影节成长的同时，这些有着上海情结的导演们，也在蜕变。

文 l 毛予倩    图 l 资料

脱胎换骨，还是借水行船

很多人诧异吴思远的国语讲得好，因着他在香港成名，其实，他是道道

地地的上海人，他说：“我是从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他做过5年香港电影

金像奖的主席，光环太耀眼，因而，旁人都没有注意到，其实，他从第一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开始，就是这个A类电影节的座上宾，从往而来的15届，吴思

远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因为他是上海人，哪怕成名于香港，到了资深的

年岁，还是回到了上海，对上海国际电影节，恐怕还真没有哪一个导演，比他

更有情结。

开始的时候，吴思远还是很认真地把自己当作了上海电影节的客人，偶

尔，还会带着与自己有关的电影前来，后来，混得熟了，上海电影节几乎就成

为了他家的后花园，更多的时候，反而闲庭信步了起来。更多的就是为好友

捧场，比如今年，他就为着和《中国达人秀》的交情，为“达人微电影”站了

台。但做得最多的，却是颁奖嘉宾，他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很多时候，我

可能不会参加开幕式，但就会参加闭幕式，因为要做嘉宾，参加了这么多

年，我都快成颁奖专业户了。”

再不然，只是借着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场子，来个老友聚会。曾经，上海

国际电影节，还真是让身为香港电影人的吴思远伤感过。早些年，某一次

电影节，在一片忙碌中，他遇到了刘镇伟，对方一见面就笑骂，问吴思远为

什么不找他拍电影，吴思远回敬说：“你太贵啦！”其实，只是上海电影节

的蓬勃，不禁让吴思远怀念起了曾经在香港工作的经历。在上海电影节看

到一些香港的老朋友，吴思远就会想起，当年他们用4个小时，就把剧本赶

出来，效率这么高的原因是：“大家都是从底层做起，道具、场务、导演、制

片……”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成长，就像是当年香港电影的崛起。

对上海，吴思远是有感情的，有人说，上海国际电影节虽然成熟不

少，但还缺乏一些特色，在吴思远，这些特色如果能更上海一些，或许就更

美了。毕竟，上海曾经是“中国电影的摇篮。从前有一个说法，上海人站立的

高度就是中国电影的高度，即使蹲下来也是。“

所以，上海电影节，继续加油！

2001年以后，因为发展的需要，上海国际

电影节由原先的两年一届，变作了现在的每年

一届，而在新世纪到来后的这十几年里，如果

说，有哪一位导演是迅速成长起来的，脑海里

掠过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贾樟柯。他的成

长，几乎是与上海电影节同步的。

尽管，贾樟柯对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有着诸

多相对客观地不满足，但毫无疑问，上海国际

电影节，是他的福星。“我进入国内市场有过一

个曲折的过程，最初的三部影片，因为当时一些

特殊原因，完全没有办法进入国内市场，但在

长达6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非常渴望自己的影片

能够跟国内观众见面。”然而，这在当时却是不

容易的，之后，上海电影节的契机，贾樟柯终究

找到了伯乐——上影集团：“2004年，跟上影集

团合作以后，在上影的帮助下，我有机会开始进

入到国内市场。”贾樟柯说，和上影合作的这些

年，可以说，见证了他走向巅峰，而接下来的这许

多年里，贾樟柯几乎都没有错过上海电影节，他

说，他喜欢上海，或者，还有一点感恩。

上海电影节之于贾樟柯，大概是又爱又

怜的，每一年的电影节，他都是诸多青年导演

中，最受瞩目的一位。因为和上海电影节千丝万

缕的关系，贾樟柯眼里的上海电影节，可能相

对客观。他既能看到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些年来

的成长：“我们一直看到上海电影节的进步，似

乎，我自己也和上海电影节一起进步。它办到现

在20年，我们能感觉到组委会在尽量提高电影

节本身的专业性和国际性。提高和进步主要体

现在评审的构成越来越合理、越来越有权威

性，参展影片也尽量把代表这一两年高水准的

电影选进来。”也能看到它明显的不足，并且直

指核心，“上海电影节最集中的问题是来自于它

所谓的A类电影节的标准的固执。电影节并不

是从其整体艺术性或影片质量的高下去定级

别，而是从电影节的组织规模上评定，需要达到

某个特定标准，并且需要有市场环节。上海电影

节现在发展得至少看上去非常有规模，有主竞

赛单元、有新人有市场。它得以跻身于A类电影

面孔：1944年4月22日出生，导演、制片人。原籍广

东中山，生于上海。1966年入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南国实验剧团编导科学习，毕业后任邵氏公司场记、副

导演。1971年入明星影片公司，与罗臻合导影片《疯狂杀

手》。1972年与朱焕贵联合创办富国影片公司，因执导影

片《荡寇滩》而知名。1973年创办思远影片公司，导演《罗

马大绑票》《香港小教父》等功夫片。1977年后专事影片

监制。

  吴思远
“从客人到主人”

贾樟柯
“爱之深，怜之切”

面孔：贾樟柯，著名导演，山西汾阳人，中国第六代导演代

表人物之一。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1995年拍摄第一部

57分钟的短片《小山回家》得了香港映像节的大奖。2006年凭借

《三峡好人》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及洛杉矶影评人

协会奖最佳外语片奖，2010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授予他终身

成就金豹奖，成为有史以来获此殊荣最年轻的电影人。

节之列，但并不代表它的艺术性以及它在产业

上的影响力就足够大。A类电影节的游戏规则要

求竞赛片都是全球首映，上海电影节就其行业

影响力和竞赛片的质量来看，和我们的预期还

有一定的差距。”

但作为曾经的新人，贾樟柯也承认并感恩

上海电影节的有容乃大，在他看来，这是一个

能够容纳新电影、新观点、新势力的电影节。今

年，他就带着自己新公司意汇传媒的几部作

品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创作者皆是新人，他

说：“我没有赶上电影节最好的时代，现在的

新人，能有这样的机会，是我们以前所不敢想

的，希望以后这样的机会会越来越多，相信我们

就能带来一股‘意汇新浪潮’。”

其中，也有一个小细节，在这一次的贾樟柯

监制电影的推介会上，来的媒体众多，于是，七

嘴八舌的也就不少，当贾樟柯邀请新锐导演们

上台的当口，总是杂音越过了台上的声音，贾樟

柯频频望向下方，几不可见地皱着眉头，而他的

工作人员，也不忘轻声提醒大家保持安静，只

是稍显徒劳。看着贾樟柯无奈地轻摇脑袋，或

许，对这个于他有特殊情感的上海国际电影

节，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升级。

在上海电影节上各自蜕变的导演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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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桦是上海人，于是，早早地就加入了上海

国际电影节的行列。“第一次来上海电影节，好像是

1999年，那时候，我是跟一个朋友，带一部美国电影来

的。”胡雪桦回忆第一次来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情景，与当

下，是迥然不同的。那个时候，也是在上海影城，只是见

不到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哪里有这么多人，现在你只

要找人多的地方，就知道明星在哪儿、剧组在哪儿，以

前根本没这么多人。”说着话的时候，一旁突然涌来了不

少人，原来是上一轮的采访结束，同行们准备转场，而

粉丝们则抚摸着略有些嘶哑的喉咙，大概是口号喊累

了，胡雪桦望了一眼，笑了：“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粉

丝。”一开始，上海国际电影节反而更像是一个业内的研

讨会，严谨却少了些关注，如今，已然今非昔比。

后来，胡雪桦也间歇地回过不少次上海电影节，其

间的转变，他一目了然。“现在的电影节，慢慢成熟起

来了，可以看到，来参赛参展的国内电影人，对电影也

有越来越成熟的想法。”早年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会争

论艺术片和商业片，胡雪桦说，其实，真正懂行的，很

少这样问，“只有电影的类型，不分什么商业的、艺术

的，电影本来就没有好坏之分，这个认识，这几年的电

影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

带着电影来上海国际电影节，有一种荣归故里的

喜悦感，胡雪桦说，这些年，他拍《喜马拉雅王子》、拍

《神奇》，都是先到上海来转一圈，然后，就会受到

比较多的关注，有了这样的基础，再放到北美的市场

上，就很经得起考验了。有趣的是，这些在上海电影节

有过印记的电影，反倒是要从国外红回国内，颇有些出

口转内销的喜感。

在人们的印象中，陆川是因为上海电影节被

大众所熟知的。今年，他一边”热泪盈眶“地积极

加入了上海电影节的活动中，一边对记者却话少

起来，恐怕，真是被旷日持久的《王的盛宴》熬

出了心病，“不想多谈《王的盛宴》”。

2006年的上海电影节，陆川的身份还是“中

国新锐导演”，那一年，他与《英国病人》的导演

安东尼·明盖拉一同在金爵电影论坛上畅谈电

影，说出了“电影就是一个生命的记录”这样的

豪言壮语，就连安东尼·明盖拉都不得不对这个

刚刚冒尖的年轻导演刮目相看。“中国的电影人

是站在一个具有非常丰厚历史积淀的国土上，我

们这个国家积蓄了太多的故事，积蓄了太多的

情感，积蓄了太多人生的东西，如果作为中国导

演关注我们人生的话，没有理由拍不出好的电

影，我们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民族之间发生的冲

撞还有历史的变革，包括现实和未来，这些都是

帮助中国导演获得更丰厚人生的东西，我觉得中

国电影很需要走出去，能够更多的让外部世界知

道我们的工作，能够让更多国外的优秀导演看到

更多新鲜、年轻的中国电影。”

后来的几年，陆川又陆陆续续地来了上海

电影节，身份已然变成了评委。彼时，接受媒体

的采访似乎是他最乐意的事情，找一个安静的

房间，陆川就可以随便和记者聊上一时半会，讲

述自己当年怎样拿着自己的剧本获得第一次拍

戏机会的故事；讲述中国青年电影人的无奈和

困苦；讲述自己的坚持……

到了今年的上海电影节，他选择向更多的

电影人和观众们诉衷肠，陆川在论坛上说着应

该给予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一样的竞争平

台，“如果好莱坞可以拍什么，也允许我们拍

什么，让我们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甚至在现

场，说到动情处，陆川都流泪了。“这次拍《王的

盛宴》触动特别大，通过这一部戏学到很多东

西，我不能再有撒娇心态，我们现在面对的是

一个钢铁巨人（好莱坞），我们必须强大。我会

用工业的方式、不撒娇地去做下一部戏。”这一

哭把一旁因为昨晚喝高而打瞌睡的张元导演惊

醒。显然，曾经把创作过程比作像在画一幅“小

画儿”的散淡心情已经变成了硕大的、难以言说

的压力。

胡雪桦
“自家人的喜悦感”

面孔：中国著名戏剧家胡伟民之长子，出生于上海。目前是美国

电影、戏剧工会会员，美国纽约YI剧院董事，上海文化基金会特约专

家，上海戏剧学院特约教授。

今年的电影节，王小帅再一次非典型吐槽，因为他的

《我11》几乎只上档了几天，就被影院无情地撤下了。众所周

知，王小帅是个急性子，仿佛，他就是色厉内荏的，其实，在上

海电影节的历史里，他也曾经活泼过的。

想当年，王小帅携《青红》而来，那一场《青红》的见面会

别提多亲民了，王小帅还特意请来了他小学的班主任，热情地

挥一挥手，大喊一声：“沈老师，侬上来呀，上来呀！”这是早年

的上海电影节特有的镜头，那么亲和、那么随意，丝毫也不功

利，影迷与名人，不是隔着鸿沟的仰望，而是极近极亲的。

再后来，王小帅就有点儿把上海国际电影节当成了吐槽的

地方。不知道是否有人记得——早些年，在上海电影节上，他当

着其他导演的面，说他们虽然票房过亿，但当导演不及格这件

事？其实，王小帅遗憾的是，他没有在电影节上亮出参赛片。只

是，连王小帅自己都没有想到那一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影

响力已经大到某种程度，发表那番言论之后，自己手机收到的

短信“都要爆了”，“各种声音都有”“上海电影节在吸引人气这

方面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声援的声音不光来自导演同行，“有

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我还不认识”。事后再想想，王小帅反倒有

点自嘲：“确实这个话说得太猛了，没有经过大脑。”

倒是很希望，以后的哪一年电影节，王小帅再不会“怨

妇”一样地说：“很多小众电影被淹没了——你看现在完全

市场化以后，很少有年轻导演能出头，如果现状不能改变，他

们的处境会更困难。”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国际巨星

梅丽尔·斯特里普 
梅丽尔·斯特里普在成为奥斯卡最年轻的终身成就奖

获得者的第二天，她选择了2004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

那之后，梅丽尔的事业再度辉煌，她的奥斯卡纪录不断刷

新，已经达到3次获奖17次提名，金球奖纪录更是高达8次获

奖26次提名，无人可及。

吕克·贝松 
吕克·贝松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个出任国际评委主席

的欧洲电影人。他先后两次与上海电影节结缘，是影迷最喜

欢的“老顽童”、“胖松”。

索菲亚·罗兰 
索菲亚·罗兰的到来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惊喜——那

一年，她59岁，正奔波世界各地为联合国难民署工作。在推

敲了行程之后，她挤出了不到一天的时间，留给了上海。 

苏菲·玛索 
苏菲·玛索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她和当时的爱

人、波兰名导安德烈·祖拉夫斯基共同表示，他们渴望了解

中国的文化，也渴望与中国的电影人交流合作，她还学会了

一句上海话：“中国万岁！上海万岁！” 

奥利佛·斯通 
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谢晋领衔的国际评委中，请来了

好莱坞奥利佛·斯通。这位以《野战排》《生逢7月4日》两度

斩获奥斯卡、引起巨大争议的导演，向来特立独行。但在上

海国际电影节，他却非常“规矩”地遵从评委会主席谢晋的

“领导”，守时守约，令国际同行“惊讶”。

陆川 “热泪诉衷肠”
面孔：生于中国新疆奎屯，籍贯江苏南

通，中国著名电影导演、编剧、执行制片人。陆

川是中国新生代导演中的佼佼者，也是中国

第六代导演之一。执导作品《可可西里》《南

京！南京！》等先后获得多项国内外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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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帅
“吐吐槽，过过瘾”

面孔：1966年1月1日出生于上海，198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

演系，1989年毕业。凭借其独特、敏感的电影个性，从他自筹资金

拍摄电影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到新近完成的《梦幻田园》，短

短十年间，王小帅开始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电影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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